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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夫人，若莊主和大夫人在一起，
九夫人您就可以放心了，莊主會回到九夫
人身邊的。」雪蓮告訴凌靚兒。

「為什麼？」凌靚兒不明白地看著丫
環們。

綠萍忙解釋：
「因為大夫人出身名門，知書達禮，

所以每當莊主心中煩悶、想找人說說話
時，便會去找大夫人聊天。這是莊主的習
慣，不過事後莊主還是會和最寵愛的夫人
在一起，莊主那麼疼九夫人，因此莊主會
回來陪九夫人的。」

紅姐的確是個熟讀詩書的大家閨秀，
霍非凡會這般重視她，凌靚兒沒有嫉妒，
祇有羨慕；能夠談心總比空有美貌好，再
美的女人也會有容顏老去的一天，但智慧
卻能隨著時間而更加的豐富充實，愈來愈
吸引人，那才是真感情。而霍非凡對她不
過是一時的迷戀，這份新鮮感總會褪去
的；這一想，凌靚兒更明白了自己的份
量，她如何去強求一份屬於自己的永久感
情呢，到最後仍會失去一切的。想到這，
她的心更加沉重了！

情緒低落的凌靚兒在用完早膳後，到
花園走走透氣。秋風下，園裡大部分的花
都凋零了，枯枝孤伶伶的在風中搖擺，看
得她更加的悲傷。

凌靚兒難過地想回房，不願面對蕭瑟
的花園。一個聲音叫住了她：

「九夫人，九夫人。」
凌靚兒停步回頭，看急著急著急著急

走而來的陌生婦人。
「有什麼事嗎？」
「九夫人，您不認得我了嗎？我是何

媽的妹妹何大娘啊，曾在余府見過九夫人
的。」她對凌靚兒自我介紹，何媽是余府
的僕婦。

聽她一說，凌靚兒就有些印象了，這
位婦人和何媽長得很像。凌靚兒對她微微

一笑打招呼： 「何大
娘，真沒想到會在這
裡見到你。」

「九夫人，你記
起我就好，這樣我便
不會辜負余少爺的委
託了。」

何大娘說完，神
秘的先四下張望一
下，再迅速從懷中拿
出一封信交到凌靚兒
手上。

「九夫人，這是
余少爺寫給您的信，
您快收起來。」

表哥給她的信！
凌靚兒驚訝之餘，馬
上將信藏入袖中。

「何大娘，表哥
的信怎會交給你？」

「九夫人，自您嫁入非凡莊後，余少
爺便很擔心九夫人，但又不知道九夫人過
的好不好？後來余少爺打聽到我在非凡莊
做事，就拜託我帶信給九夫人您。因為這
後園不是人人都能進來，我直到今天才輪
到入園來打掃，也才能將信交給您。若九
夫人您要回消息給余少爺，我這兩三天早
晨都會來整理園子，九夫人可以把信給
我，我再轉交給余少爺。」何大娘輕聲對
凌靚兒說明情形。

「謝謝你，何大娘。」凌靚兒瞭解後向
何大娘道謝。「九夫人，不必客氣了。我還有
工作，不能多停留，先下去做事了。」完成
所托之事，何大娘便匆匆退下。

凌靚兒快步回房，關好房門走入內
室，忙打開信看表哥寫什麼。

洋洋灑灑的兩大張信紙，上面先寫明
余府目前的情形。 （五十三）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所以
我以為有人在那兒，便推開門往裡面瞧。」

「那麼，你並不知道那具屍體究竟是誰嘍？
」

「不，我知道。因為當時那個男人背對我靠
在牆壁上。」

「什麼？你說他是站著的？」
金田一耕助突然覺得腦袋快炸開了，眼前也

迸射出一堆火花。
「可是，可是……智子小姐發現游佐先生的

屍體時，他不是倒在地上嗎？」
「哦，我關上門的時候，那具屍體似乎因為

門的震動而倒下。當時我聽到一聲巨響，於是再
度把門推開一道小縫往裡面瞧，祇見那個男人已
經倒在地上了。」

金田一耕助全身不禁感到一陣戰慄。
（啊！這是怎麼回事？如果農笠先生的話屬

實，那麼之前的推論不就出現漏洞了嗎？）
金田一耕助一直認為遊佐三郎遇害倒下來的

時候，是因為自身的力量而撥動了時鐘的報時開
關；又因為時鐘九點十五分的時候沒有報時，九
點三十分的時候才報時，因此認定兇手行兇殺人
的時間是九點十五分以後的事，並且根據這條線
索來進行不在場證明的調查工作。

但是剛才聽了衣笠智仁的談話，金田一耕助
這才發現遊佐三郎遇害的時刻和報時開關撥動的
時刻一點關係也沒有。

金田一耕助實在太吃驚了，以致許久都說不
出話了。

看來先前他在松籟莊飯店所做的不在場證明
調查表，根本就毫無意義，所有的偵查工作也全弄錯了方向。

想到這裡，金田一耕助不禁感到十分沮喪。
過了好一陣子，他才虛弱地打破沉寂。
「那麼，多門先生現在有什麼打算？」

「你是說連太郎有什麼打算？」
「不，我的意思是說，他總不能躲一輩子吧？我知道您在從

戲院回家的途中，用車子把多門先生接走了，所以他現在應該在
您這。」

衣笠智仁目不轉睛地看著金田一耕助，半晌之後，終於苦笑
道：

「唉！真拿你沒辦法。是的，我的確把他帶回家裡，而且還
對他曉以大義。我把智子的事全都告訴他了，他聽後非常震驚和
感動，並且在我面前發誓悔改。金田一先生，我保證他和這次的
事件完全無關。」

「這個我知道，可是今天…」
「他不在家。我沒騙你，他真的出去了。」
「去哪裡？」
「去九十九龍馬位於青梅的道場。連太郎說那個男人非常可

疑，所以打算去調查一下。」
金田一耕助聽了，不禁產生一種難以形容的奇妙預感。
金田一耕助離開衣笠智仁的住處，回到家的時候，正好收到

神尾秀子寄來的限時包裹。他打開一看，發現是前幾天在戲院裡看
到的編織符號所編織出來的成品。神尾秀子另外還附了一張紙，
把複雜的編織符號做出各種排列組合，製成日文片假名的五十音
閣。（一○九）

溫媽媽心滿意足地離去，我望向鐵天音，
掩不住欽佩的神色。鐵天音失笑： 「簡單之極，
我祇不過以專家的身份告訴她，每大聲講一百句
話的結果，是可能在臉上出現一條皺紋——我保
證她以後再也不會發出過高的聲音。」

我也覺得好笑： 「不止這一點吧。」
鐵天音更笑： 「這年頭，有財有勢真

好，我告訴她，小寶帶著安安，去見陶氏集
團主席，是陶超級巨富見了他們喜歡，帶著
他們度假去了。」

鐵天音居然撒了這樣的一個彌天大謊，令
我瞪著他，說不出話來，鐵天音也望著我。我想
了好一會，也覺得這種處理方法，對我來說，匪
夷所思，但確然是十分好的好辦法，除此之外，
沒有別的辦法可以使溫、陳兩家對他們的孩子暫
不露面不作追究。

對望了半晌，我們同時笑了起來——人各
有不同的性格，所以也產生不同的處事方法，我
對鐵天音瞭解不是太深，這算是我對他的第一次
認識。

我再把在海邊發生的事說了一遍，鐵天音沉
吟不語，緩緩搖頭：「捱得一天是一天，真正不行
了，祇好另外想辦法。」

我擺手： 「我要到苗疆去，不管什麼圈套
不圈套了。」

鐵天音又想了一回： 「小機械人死了，是
不是表示未來世界已經完結？」

我沒有回答，因為沒有誰能回答。
鐵天音忽然又伸手指著他自己的頭，再指

我的頭，這正是陶格夫人臨死時的手勢。他再把
手放在他自己的頭上： 「顯然，圈套和人的頭部
有關。」

我瞪大了眼睛——並不是我不同意他的話，
而是覺得他說了等於沒有說。

鐵天音急速地來回走動，可以看得出，
他想到了什麼，可是卻又抓不住中心，所以
十分著急，他轉了足有三分鐘，才又重複了
剛才的話一遍。

然後，他又打起轉來，忽然又站定，大聲
道： 「假設圈套置於很久之前，那時，人還是原
始人。」

鐵天音顯然是想把事情在祇有很少數據的
情形下，作一個全面性的假設。一般來說，這樣
做，吃力不討好，但對於分析能力特強的人來
說，自然是例外。

所以，我向他笑了一下，鼓勵他說下去——
在才一開始的時候，鐵天音多少還有點猶豫不
決，但這時，則已充滿了信心。

他先用力揮了幾下手，才道： 「我的假設，
請用最簡單的方法去接受，別在邏輯上糾纏，不
然，會越來越糊塗，不能理解。」

我向他作了一個 「請說」的手勢。
（八十一）

家人要上前跟隨，公子搖頭不要，獨自跳上岸去，鬼頭鬼腦
到園門口，輕輕一推門，果是開的。挨身進去，順手把門帶好。
他也不知園中路徑，祇仰面望著高台走去。到了台下伏著，側耳
細聽。

恰是秀林坐在台上，因看完遊船景致，十分開懷，又怕迂老
回來責備，忙起身帶了小翠，方慢慢下得樓來。正走之間，蔣公
子把身一起，與秀林撞一個滿懷。秀林吃了一驚，倒退幾步，先
將公子上下一看，見他生得人物風流，打扮不俗，心內已有幾分
憐愛，反喝問道： 「你是何人，私入園中攔我去路？還不速速出
去！不要被我叫喊起來，拿你作賊看待。休討沒趣！」公子見他
幾句言語雖是利害，並不動氣，知道可人彀中。反笑吟吟向前一
揖道： 「小生父親乃當朝首相。某姓蔣，名國鑾。今遇小娘子這
等花容月貌，如劉阮之誤入天台，亦是三生有幸。望小娘子憐念
小生。」秀林道： 「既是一位貴公子，就該知禮，不該調戲官宦
人家婦女。」公子道：「知法犯法，祇做一遭，也是前緣。」說著就要
向前動手動腳。秀林怕小翠看見不成雅相，便叫小翠： 「我台上
還有一條汗巾在上面，可上樓取來。」小翠答應，又轉身上樓去
了。公子見佳人遣去丫環，是個知趣的，忙拉住秀林的手，一直拖
至玻璃廳榻上睡下。兩個解帶寬衣，秀林也是半推半就，成其好
事。正在頑得高興，忽聽廳外一陣笑聲，驚散巫山。再看下文。

第四回 拜壽留妹 玩詩逼歸
詩曰：
本是無心檢舊編，案前依見亦生憐。
多情卻遇寡情者，從此香閨不穩眠。
你道廳外這笑聲是誰？卻是寶珠。小姐也因父親不在家中，

獨坐香房納悶，稟知母親，帶了丫環如媚如鉤，也到花園遊玩。
看看百花，一路聞得幽香可愛。緩步尋蹤，到處頑耍，真令暢人
心目。與丫環談著笑著，正走到玻璃廳上，外面望著裡面，也是
親切；裡面望著外面，也是分明。寶珠正打點進廳，耳畔中忽聞
裡面有喘呼之聲，大吃一驚，忙停住腳步，定睛向玻璃廳裡面一
望，見那光景，不覺滿面通紅。祇認是不惜廉恥家內的丫環僕婦
故的勾當，也不欲明言其事。但咳嗽兩聲，使之聞之。心內如小
鹿兒亂撞，唬得急急轉身，帶著丫環就走。 蔣公子正與秀林在榻
上頑得高興，忽被廳外一陣笑聲、一連幾聲咳嗽，唬得公子、秀
林魂飛天外，急急披衣下榻，不敢出廳。 （十二）

劉素客變為恭聲道：
「劉某活到這麼大，所欠者即為耿老這

種一針見血的痛罵，今後倒要多多請教！」
耿不取輕輕一歎，卻不再跟他說話，轉

向金蒲孤正色道：
「劉素客認為我不夠資格解他的畫，我

也自己承認了，以下的場面你一個人去應付
吧！拖著我在一起也幫不了忙！」

金蒲孤不知道他是說真話還是說氣話，
不過耿不取的脾氣他是深深瞭解的，當他板
著臉說話時，就是拿定了主意，再無商量餘
地，所以也不去強求他，自己端凝心神，默
默地注視著粉牆。

片刻之後，牆上現出一行字跡：
「侮人自侮！耿老金玉良言，受益良

多，為報盛情，此圖作罷，壁畫尚餘兩幅，
謹情知己一解，倘蒙深邀余心，立即頂禮相
見……」

這行字倒是給他們兩個人都看見了。
金蒲孤微微一笑道： 「老耿！你總算也

解答一個難題了，劉素客居然被你罵服了。
」

耿不取心中略感得意，臉上仍是淡淡地
道：

「知道他是個賤骨頭，老頭子從進門就
開始破口大罵了……」

金蒲孤笑著道：
「那你用錯了方法，劉素客一意孤行，

你以為他挨的罵還少了，祇是人家罵得不是
地方，搔不著他心中癢處！無法使他心服而
已，千萬人的唾罵中，他單單接受你的教
訓，足見你有比人高明的地方，也可以證明
劉素客這個人的心胸，不像你所想的那麼狹
窄！」

說著他們已到第三面粉牆前，金蒲孤也
不再跟耿不取多說，默默地注視著牆上，過
了一會兒，牆上漸見痕跡！

還是先前所見的那個中年儒士，站在一
所廟宇之前，舉頭向天，作著詢問的樣子，
神情在倔傲中帶著惆悵！

金蒲孤先是不解，繼而看到廟宇的橫匾
上直書著 「大成殿」三個金字，心中略有點
明白。

可是等他舉筆想在牆上作書時，在他準
備落筆的地方卻先現出三個淡淡的墨字：

「西江月」。
金蒲孤怔了一怔道： 「西江月！這是什

麼意思？」
耿不取在旁道：
「西江月是曲調的名目，一首四句字，

數為六六七六，一三四句末字叫韻！看來劉素
客還想考考你的文才呢！」

金蒲孤不禁一皺眉頭道： 「他有他的意
思！我有我的意思，同樣的一句話，兩個人
講起來還有不同呢，他怎麼可以規定我該怎
麼做呢？」

那畫中的文士一笑道： 「金公子！這個
規定似乎不太合理，可是在下問天之語，剛
好用這個格式才能表達完全，一字不能更
易，在下唯恐公子誤會，所以才先把格式表
明出來！」

說完又恢復原來的姿勢，金蒲孤想了一
下道：

「光是這個格式還難不到我，不過要想
把字句堆砌得跟你完全一樣，我又不是神仙
……」

那文士又低頭道： 「在下並未要求公子
如此！」

金蒲孤笑笑道：
「我倒偏要試把你心中的原詞一字不漏

地猜出來，猜謎必須要個謎面……」
文士微現疑色道：
「公子真有這個把握，在下倒是願意一

試，我可以先寫前面兩句由公子接下去……
」

金蒲孤搖頭道：
「不必！這樣子太容易了，你祇要把每

一句的最後一個字寫出來，我補填其餘的！
」

那文土哈哈大笑道：
「好！好極了！這個別開生面的好方

法，連造字的倉頡都不敢輕言嘗試，公子有
此奇才在下怎敢不奉陪！」

語畢恢復原狀，空白的牆上現出四個並
列的字：

「遲」 「時」 「秋」 「子」
金蒲孤想了一下，微微含笑，提筆就

在那四個字上將一首西江月補齊了：
問天生我何遲！
不與孔孟同時！
若得人壽起春秋，
萬世獨尊一子！」 （六十三）


